
史惠鼎銘文新釋

亞當·施沃慈

　　西周晚期的史惠鼎１９８０年出土於陝西省長安縣灃西鄉新旺村，現藏於陝西省博

物館。 〔１〕銘文５行２５字（包括兩個重文，總計２７字）， 行款整齊，每行５字，有一定

的書法意味。 雖然篇幅不長，却較特殊。 銘文押韻（耕、陽部），也有其特意的排列方

式。 以下是史惠鼎銘的釋文，儘量使用通行字，小字標識古音韻部，小符號（＝ ）標示

　圖一　史惠鼎銘文

重文：

史叀（惠）作寶鼎耕

叀（惠）其日就月

將陽察化（訛）z（惡）虞魚陽

持屯（純）魯令（命）耕叀（惠）

其子＝孫＝永寶

該器發現不久後，李學勤先生寫過一篇名爲《史惠

鼎和史學淵源》的文章，對銘文考釋和全篇文義作了很

精彩的學術闡述。 〔２〕李氏文章的最大貢獻在於對銘

文裏從第二行“日就”到第四行“魯命”三句的解釋。 首

先，他認爲“日就月將”源於《詩經》的《敬之》篇，據此，

作器者史惠“估計一定會見到《敬之》這篇詩”。 我認爲

此説有可商之處。 其實，實際情况也許正好相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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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柏生、陳昭容等編：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７２４號，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３年。

李學勤： 《史惠鼎與史學淵源》，原載《文博》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後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版）》第１０３—

１０５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見陳致： 《“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 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收於《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

第１４７—１７６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３年。



我同意陳致的觀點，“日就月將”屬於西周時期習語，也是在周代某時《敬之》的作者所

采用的。 史惠鼎中的“日就月將”句不一定表示《敬之》的成詩更早。

全篇一共可分五句。 首句是陳述句，某人（包括作器者的官名身份“史”）作什麽

器，有紀念的作用。 此鼎鑄造的原因、用來奉祀誰都不清楚。 當然青銅器中不記載鑄

造原因和奉祀對象也相當常見，如圖二西周晚期的公卣。 〔１〕從銘文的形式來講，公

卣銘文２行１０字，每行５字，行款和排列形式跟史惠鼎相仿。 公卣和史惠鼎所不同的

是後者在中間夾了一些内容（即第二、三、四句，排在第二、三、四行）。

　圖二　西周晚期公卣

下面再討論一下其形式。 史惠鼎銘文不但可以斷爲五句，也

可分爲三個部分。 開頭紀念的陳述句是首句，屬於第一部分。 從

“惠其”開始的四句（第二句開頭的“惠其”覆蓋了第三、四句）其實

應該看作兩個祈願。 帶“其”字的句子表示此位史官的志向和期

望。 第二、三、四句 （即第一個祈願）是有層次的叠句，要連讀

串講。

從語法的角度看，“惠”是二、三、四句的主語。 第二和第五句

“惠”後的“其”字是命令副詞，表示心所希望。 第二句的“日”和

“月”是屬於謂語“就”、“將”這兩個動詞的副詞，翻譯成白話即是

“每日”（ｄａｉｌｙ） 和“每月”（ｍｏｎｔｈｌｙ）。 當動詞“就”可訓“往”、“即”

或“至”，字形結構加“止”旁爲意符表示動作。 《説文解字》解釋

“造”爲“就”，而西周銘文有習語“出入”、“逆造”、“逆侃”，都是指

人而言，一般即國王或高官的使者。 〔２〕甲骨文有 “即宗”、“往

宜”（宜即陳肴禮）、“出宜”、“往某地殺”（祭祀動物）、“往某地禦”（保護身體或禳除兇

惡儀式）等等之語，表示參與者在預備和進行祭祀活動時有的動作。 “造”、 “出”、

“就”，在這種語境下，意思應該是相同的。 西周金文有關 “册命”類的銘文也有 “申

（伸）就”官人職位之語，有延長之意。 戰國出土文獻“就”還有“往”、“到”的意思，如鄂

君啓車節（《殷周金文集成》１２１１０）和包山竹書占卜記録等。 〔３〕

讀爲“將”的字从匚、片聲，另有幾個異體字形。 第一個加辵旁，和銘文的“就”增

加意符是一樣的。 第二個異體字加辵，在匚中用“羊”聲取代“片”聲，如麥方彝（《殷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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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１３１５號。

李學勤： 《釋“出入”和“逆造”———金文釋例之一》，《通向文明之路》第１８０—１８３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０
年。 李文引生尊（《殷周金文集成》６００１號）：“用鄉（饗）出入吏（使）人。”

見陳偉等著： 《包山２號墓簡册》“卜筮禱祠記録”，《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第９１—１１８頁，經濟科
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金文集成》９８９３）：“作尊彝用饌邢侯出入 （將）令（命）。”西周習語“將王命”、“將明

命”、“將天子靚命”等都是講使者和其他官員 “奔走夙夕” （麥盉，《殷周金文集成》

９５４１）奉行或扶進國王或高官的命令，如西周晚期的史頌鼎曰：“頌其萬年無疆，日將

天子靚令（命），子子孫孫永寶用。”“日將”跟“日就月將”一樣，是説“每日奉行天子的

明顯命令”。

據此，漢代注解多説“將”有“奉行”、“扶進”的意思，是可信的。 《詩經·我將》的

“我將”有“我們扶進”的意思，賓語很清楚是祭祀犧牲的羊和牛，對象是“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商代甲骨文有個合體字从雙手“友”和“片”（即几），學者讀爲“將”的前身，聲旁

“片”也兼作意符，“友”是象形意符表示扶進、奉行。 下面的實例來自新出土《殷墟花

園莊東地甲骨》， 〔１〕“將”的用法和《我將》的“將”相同，對象是一個女祖先〔或神主（牌

位）〕，奉進的祭祀品是被劌的胙肉（即包含神氣的肉）：

丙卜：其{（將）匕（妣）庚示，歲（劌）裖（脤）。一 《花東》４９６．１

《詩經》的《桑柔》篇裏有兩對四言句，“將”、“往”（陽部）對文，前者言奉來，後者言

徂往，大意是國家即將滅亡，老天不給人民帶來什麽東西（爲生養），而且人民也不知

該往什麽地方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西周時的“將命”這一動賓詞語，即奉行王或高官之命令，如《詩經·烝民》篇裏的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今本《敬之》篇“日就月將”後面有“學有輯熙於光明”句，所以有學者多認爲大意

在强調爲日月學習有成有進。 《敬之》的《詩序》認爲其發言者是成王。 成王是以日月

的運行（即“時序”）和光明爲比喻，説“爲學日進”可以變成像天一樣光明。 最近，清華

大學藏戰國竹書裏有一篇《周公之琴舞》，其内容是成王和周公的對話，其中也引用今

本《敬之》篇這兩句，大同小異。 其文曰：“日就月將，學其光明。”“學其光明”的“其”肯

定指“天”。 〔２〕從出土文獻可知今本的“學（或讀效）有輯熙於光明”的對象也是“天”。

《敬之》篇裏“日就月將”的用法是跟着詩意，意謂君王要“學天之光明”。 這裏習語已

·４６·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６册，雲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沈培： 《〈詩經·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讀》，收於《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六輯）》第３２７—３５８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經失去它的本義，和史惠鼎的意思還是有區别的。

綜上所述，史惠鼎銘文的第二句“日就月將”是説每日“即”或“到”，每月奉行或扶

進之義。 “就將”跟《詩經》的“將往”有一樣的意思，也類似“出入”、“逆造”、“逆侃”等

表示人民奔走做事“一直在忙”的狀態。 〔１〕問題是我們無法確定這句話的賓語與語

境是什麽，是針對辦王事，還是辦祭祖禮之事。 如果是前者，“日就”和“月將”的目標

是王朝，對象是王；如果是後者，目標是宗廟或者别的祭祀儀式場所，對象是祖先。 考

慮到鑄造青銅禮器主要用於祭祖禮，我們認爲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句的意思是全篇中最難理解的。 李學勤先生讀“察化惡葬（臧）”，解釋爲“知

以善惡教人”。 因爲“惡”與“臧”（即“善”）對文，讀起來很通順，並可以聯繫《國語·楚

語上》記載的“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所以他的説法很快被

大多數學者接受了，影響甚大，經常被學界引用。 但是，我對這個説法有疑議，尤其是

李文對關鍵字“ ”的分析和釋讀。 如果這個字不是“葬”的話，那麽讀爲聲近的“臧”

的説法也不怎麽確切。 没有“臧”（訓善）就没有“善惡”的對立，也聯繫不到“聳善抑

惡”。 没有“聳善抑惡”就没有史惠鼎和“教之《春秋》”與“史學淵源”的關係。

對於第三句的字詞考證，我們不妨逐一討論。 李學勤先生讀第一個字爲“察”，从

日、祭省聲，從古文字方面看其説完全合理，文例也通順。 字形確實有點像“厭”，但是

上部是“日”而不是“口”（曰）。 “察”有“覆審”、“案驗”的意思， 此寫法加“日”旁跟前句

的日、月好像有意相對應 。 “化”字，李文訓“教”。 商周出土文獻裏很少見到“化”字，

一般或爲氏或作地名，但在此篇銘文中“化”不能如此解釋。 “化”的本義應該跟“變

化”、“生化”有關係，訓“教”看來是其引申義。 傳世文獻有“窮神知化”之語，指知道實

物的各種各樣的變化。 “化”也是“訛”、“吪”的初文，三字同詞源，文獻中互用。 我認

爲在這裏“化”即是“訛”或“吪”。 此外，“化”在戰國出土文獻中經常與“過”和“僞”通

假。 考慮到“化”應該是“察”的賓語，並跟句末的“虞”（即不喜樂）對應，我認爲“化”是

名詞，讀爲“訛”訓“過”很通順。 “察化（訛）”的意思與“祭祀必天質明”有關，取祭詳

察，動作行爲小心翼翼，嚴謹觀驗不正之處。 祭祀活動能保持“正”的狀態最重要。 商

周貞卜人物一直關心預備和舉行祭事有没有“正”的狀態。 祭祀結果若有不正的狀

態，也許會導致祭祀對象的不喜樂。 不喜樂的祭祀對象，隨時可臨下方損害人類。

銘文“�”，《集韻》訓“惡”。 “惡”在古代出土文獻裏經常單寫作“亞”，不加“心”

旁，此處加言旁。 古文字中加言旁形成異體字較常見，如“其”、“德”、“忘”等。 “惡”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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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學勤： 《釋 “出入”和 “逆造”———金文釋例之一》， 《通向文明之路》第１８０—１８３頁，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０年。



爲動詞，但是意思不是“憎恨”而是“害怕”、“畏懼”。 〔１〕

“虞”字，李學勤先生將此字分析爲从“虍”、“葬”聲，讀爲訓爲“善”的“臧”，將所在

文句釋讀爲“察化惡臧”。 這裏，讀“ ”爲“虞”是采用姚萱博士的新説，該字考證見於

她２００５年的博士論文。 〔２〕１９９１年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裏有個新見的常用字

（見下圖三），從文例可知是“侃”的反義詞，籠統地説其含義是“不吉”的意思。 花園莊

東地甲骨文中“虞”字有兩個大同小異的寫法，如下：

（花東３００．２）　 （花東３．３）　 （史惠鼎）　 （伯父鼎，《殷周金文集成》２５８０）

圖三　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虞”

姚萱博士將甲骨文的字形隸定爲�，分析爲从林从�，�是从女虍聲，�讀爲“憂

虞”的“虞”。 她並加以分析説：

我們認爲，古文字从“屮”、“艸”與从“木”、“林”等往往可以相通，所从個

數多少也每多無别，伯父鼎和史惠鼎此字皆當爲“|”字異體。但史惠鼎

“|”字所在文句意不明，是否也用爲“虞”尚待研究。

姚萱的説法可信，但是上引《花東》３００．２字形的“草木”部分似乎更像“艸”。 所謂

“花東類”字迹的“又”（即右手）偶爾寫得跟“屮”一樣，可以對比伯父鼎的字形。 〔３〕對

“虞”字的造字者來説，�和林是兩個單元，把�分開爲了構成“葬”的説法看來不能成

立。 在周代，“虞”是管山林的官，如《易·屯》六三爻辭“即鹿無虞”。 “虞”有“憂”意的

引申義常見於先秦傳世文獻，如《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按照我們的讀法，

在上述銘文中“虞”是名詞，與“訛”相對。 史惠之所以觀驗祭祀不正之處，是因爲害怕

祭祀對象會不喜樂或不滿意。

“虞”是魚部字，正好和前句尾陽部的“將”聲紐相同或相近。 全篇的押韻是耕—

陽韻，韻節爲Ａ—Ｂ—Ｂ—Ａ。

“持純魯令（命）”，“屯”讀“純”訓“全”（看《花園莊東地甲骨文》１３０）；魯，訓美好。

此句與習語“得魯命”意思差不多。

總之，全篇的大意是説： 史惠作了此寶貴的鼎。 史惠每日每月奔走忙於祭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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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福邦、陳世鐃等編： 《故訓匯纂》第７９７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

姚萱：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第１７１—１８１頁，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５年；

現出版爲《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２００６年。

從雙“又”訛變爲“艸”的例子如“若”。



的事情，觀驗訛過，避免祭祀對象感到不喜樂，由此他希望擁有完全美好的賜命。 同

時他也希望後輩們長期奉此鼎爲寶物。

如前文所述，銘文的兩個“其”字表示將來時態，表示史惠滿懷期望。 刻此文於鼎

腹，並祭祖禮時，用包含神氣的胙肉覆蓋之，是史惠自强而勉、努力“學禮”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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